共同走過
希望，在路的盡頭

「今後，只怕再見面的機會不多了！」她點了點頭，輕聲的啜泣著。剎那間，我那顆失落的心充盈了起來……
◎楊子斌

成長的缺陷

每次回想起這一段輔導歷程，心中便揚起無限的感激，感謝天賜良機，也感謝她在這段日子中給我的點點滴滴……

阿芳(化名)因為情緒困擾，已經有多日未到校上學，導師和母親用盡法子，都無法改變現況，只好轉送輔導室尋求協助。


阿芳在校表現良好，功課中上，與同學相處融洽。但因個性好強且追求完美，總希望作業上能有所表現，而造成自己的心裡壓力，進而影響她的上學情緒。雖然導師透過日記，不斷給予肯定、鼓勵和疏通（她的日記寫得很好，很精采，經常會透過寫標語、畫插圖來激勵自己，試著告訴自己要努力求學才不會辜負師長的期待），但卻未能消減她的擔心和壓力。

斷斷續續的缺課，讓阿芳的家庭氣氛日益緊張，也讓師生互動日漸緊繃。


阿芳家有四個姐妹，都和母親住。父親有酗酒習慣，且有嚴重的暴力傾向，母親為了保護四個姐妹，在她小二時便搬出來租房子。然而小時候的暴力陰影，卻仍不時浮現。母親告訴我，曾經有一次阿芳洗頭洗到一半，便驚慌失措的從浴室跑出來，害怕的說她看到父親很生氣的站在面前，嚇得她有好一陣子不敢自己一個人洗澡。

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她又渴望得到父親陪伴，渴望得到一個完整的親情。

親情的衝突

母親以算命、收驚和看風水營生，即使身兼兩職（父與母），還要承擔經濟壓力，但對四個女兒仍然照顧得無徵不至（在阿芳拒學的那段日子，為了讓她能上學，母親甚至幫她穿襪子，再用腳踏車載她上學）。

雖然母親已經盡其所能的扮演她的角色，但面對「黑白臉」的角度拿捏、對孩子的同理心不夠、習慣性的碎碎唸（記得有一次家訪，我和她正在談話，母親卻在客廳裡邊做事，邊數落她的不是。面對我，她露出了羞愧的神情……）等，都讓她對孩子的付出得不到應有的回饋與尊重（家訪時，曾親見她們母女嚴重的衝突）。

對親情的渴求，使阿芳陷入了左右為難的衝突情境之中，也讓她在面臨壓力時，找不到適當的宣洩管道而任由情緒不斷的堆積、潰堤……。

不安定的心

阿芳和我的關係時好時壞，有時很親密（甚至願意將她的日記和我分享，讓我更了解她）、有時又很疏離（她也曾透過同學轉告，她不想來輔導室，因為我總是問一些她的隱私問題），有時候她願意告訴我很多她導師不知道的事，有時候又沈默不語……。

有一陣子，她的缺課情形在導師和我共同的陪伴下，突然就消失了，但原因卻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下學期開始，在她加入「單親兒童潛能開發團體」後，我將她轉由另一個輔導志工接手，希望她能得到更完善的照顧（除了性別考量外，我的時間也不敷使用了）。最初的幾週，她的狀況穩定的進步，雖然在團體中一直沈默不語，但也都能配合團體活動進行。個輔時和輔導老師的討論也很融洽。

四月初，就在我接到她母親求救電話後（她的另一個妹妹也因為情緒困擾拒學）不久，她也開始缺課，而且愈來愈嚴重。我只好再接手，安排了幾次家訪，但效果不彰。這也讓我不得不正視她家中另一個影響她的力量──她的二姐，就讀國中二年級，卻因為情緒困擾而休學在家。

母親告訴我阿芳和二姐的感情非常好，也很聽二姐的話，二姐休學在家，對她的衝擊很大。為了解決面臨的困擾，我安排另一次家訪，力邀二姐到校擔任補救教學義工（當天我並未和二姐討論她休學的問題，而是用一個被老師放棄的孩子的故事來說服她），二姐也同意隔週開始到輔導室擔任志工（在後續的談話過程，我可以感受到二姐所承受的壓力──面對自己休學後所帶來的家庭困擾，她有很深的愧咎感，也希望藉此能彌補她所犯下的錯）。


阿芳的情況並沒有因二姐的改變而改善，反而因她沈迷於網友，經常為了上網和母親起爭執，情緒困擾日益嚴重。

面對即將畢業的她，時間壓迫下，我好急，好想幫她渡過這個難關，然而我安排的輔導活動，卻常因為她的缺課而無法推動。


日子就在無奈與挫折中流逝……

一切盡在不言中

當驪歌響起，我一個人獨坐輔導室，回想著這一段歷程，我不知道，這樣的陪伴，是不是值得？當校園逐漸的靜寂，我帶著一顆失落的心要返家時，阿芳靜悄悄的出現在輔導室的門口。

我問她是不是想回來看看我，今後，只怕再見面的機會不多了！她點了點頭，輕聲的啜泣著……。剎那間，我感受到自己那顆失落的心充盈了起來，或許，我無力改變任何事情，但，她的這份心，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。

（作者為北縣積穗國小輔導組長）

